
爱 情 是 谬 误

〔美国 〕麦克斯
·

舒尔曼

序美珍
·

胡旭辉译

,

麦克斯
‘

舒尔曼 息

— 是当代美
国最著名的幽默作家

之一
。

他写了许多小说
、

故事
、

电视剧本
、

电影剧本及戏剧
,

著名

的有 。 《厚脸皮的赤脚男孩粉 《羽毛商人 》
、 《团结在国旗下 》 等

。

查尔斯
·

兰姆是一位难能可 贵的
「

既乐观又富有

进取心 的人物
。

他 以 自 己 举 世 闻名 的著作 《古 瓷

器 》 及 《梦中的儿童 》 开创 了风格轻 松 的 散 文 文

风
。

下 面这篇文幸较之 兰姆的文风 又更胜一筹
。

用
“

轻 松于 两 字 来 形 容似乎已经不够贴切
。

用
“

柔

弱
”、 “

脆而不坚
”

或
“

富有弹性
”
可能更为恰 当

。

这篇文章究竟属哪一类难作定论
,

但 它是一篇

散丈
,

却是无可争辩的
。

它提 出一个论点
,

举出许

多例子
,

引出 了一个结论
。

喀莱尔能与之相比吗

罗斯金能吗

下 面这篇文章旨在说明逻样远非是一门枯燥乏

味
、

迁腐的学问 相反
,

它有活力
,

清新而 富有美

感
。

文章热情洋溢
,

感人肺腑
,

诸君不妨一读
。

作者的话

我这个人头脑冷静
,

逻辑性强
。

敏锐
、

精明
、

洞察力强
、

善于判断
、

看问题尖锐 我集所有这

些优点于一身
。

我的头脑如发电机那样威力强大
,

如

化学家的天平那样准确无误
,

如手术刀那样锐不可

当
。

更重要的是 —你知道—我才十八岁呀
,

这样年轻而智力又如此高超的人是 不 可 多 得

的
。

就拿在明尼苏达 大学 和 我 同住一个房间的贝

梯
·

伯奇来说吧
,

他跟我年龄相同
,

经历一样
,

可

却是一头十足的蠢驴
。

小 伙 子 倒 是 年轻
,

讨人喜

欢
,

可是要我说呀
,

除了这一点
,

他没有更多可取之

处
。

他爱赶时髦
。

依我看
,

赶时髦就是失去理智
。

社会上出现一种新的时髦玩意儿
,

就跟着走
。

因为

别人都在那么做
,

自己也就被卷入了那种愚蠢的行

动
。

这在我看来
,

简直是头脑发昏
。

但贝梯却不这

样看
。

有一天下午
,

我看见贝梯躺在床 匕 脸上露出

非常 痛 苦 的 表 情
。

我一下看出他是得了阑尾炎
。

“

别动
, ”

我说
, “

别吃泻药
。

我去找大夫来
。 ”

“

洗熊
, ”

他咕咕着
。

“

洗熊
”

我正跑着
,

停了下来问道
。

“

我要一件院熊皮大衣
, ”

他嚎陶大哭起来
。

我明白了
,

他不是身体不舒服
,

而是精神上有

苦恼
。 “

你要洗熊皮大衣干什么
”

“

我早该知道
, ”

他哭喊着
,

两只拳头捶打着

太阳穴
, “

我早该知道却尔斯登舞再度盛行
,

院熊

皮大衣也会跟着盛行的
。

我真笨
,

我拿所有的钱都

买了课本
,

现在洗熊皮大衣买不了啦
。 ”

“

难道
, ”

我不相信地何道
, “

人们真又穿上

洗熊皮大衣了
”

“

学校里所有的大人物都穿着院熊皮大衣呢宜

你到哪儿去了
”

“

上图书馆了
。 ”

我说了一 个学校里的大人物

木常去的地方
。

他从床上蹦了起来
,

在屋里来回踱步
。 “

我非弄

到院熊皮大衣不 可
, ”

他慷慨激昂地说
, “

非弄到

不可
”

“
贝梯

,

这是怎么啦 冷静理智地辉一想嘛
。

洗熊皮大衣不卫生
,

掉毛
,

味道难闻
,

特别重
,

又

难看
,

还 —
”

“

你懂什么
, ”

他 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
, “

时

髦嘛
。

你就不想赶时髦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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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不想
, ”

我坦率地回答
。

“

我可想
, ”
他明确地说

, “
只要能弄到一件

倪熊皮大衣
,

给什么都行
,

什么都行
”

我的脑袋—那 个精密仪器 —迅速地开动了
起来

。 “

什么都行
”

我问道
, 一

半信半 疑 地 看 着

他
。 “

什么都行
”

他声音响亮斩钉截铁地说
。

他手摸着下 巴颇
,

思索着
。

正巧我知道哪儿可

以弄到一件院熊皮大衣
。

我爸爸在大学读书时穿过

一件洗熊皮大衣
,

现在还在家里的阁楼放着呢
。

正

好贝梯也有我需要的东西
,

还不能说他已完全占有

这件东西了
,

但起码他有优先权
。

我说的是他的女

朋友波丽
·

爱思蓓
。

对波丽
·

爱思蓓我早已垂涎三尺了
。

不过我要

说清楚
,

我想得到这位年青的女人可决非出于感情

上的原因 毫无疑问
,

她是一位激人情感的少女
,

可我不是那种感情制胜理智的人
。

我爱波丽完全出

于经过周密思考后的理智上的原因
。

我是法律学院一年级学生 , 几年后 就 要开 业

了
。

我十分清楚选择合适的妻子对律师的前途是何

等重要
。

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律师都无一例外地和美

丽
、

温雅
、

聪明的女人结婚
。

波丽只差一条就能完

完全全符合这些规格
。

她漂亮
。

虽然身材体态还没有达到广告画上女

人的标准
,

但我相信时间会弥补她的不足之处的
,

她已经具备所需要的那些条件了
。 弋

她温文尔雅
。

我指 的 是 她很有风度
。

亭亭玉

立
,

落落大方
,

举止稳重
,
’

一眼就能叫人看出她的

教养不同于一般人
。

就餐时
,

她动作优雅
。

我曾经

看见她在
“

惬意校园餐馆
”

‘

吃风味点心 —一块夹
有酱肉

、

调味牛肉汁
、

坚果仁的三明怡
,

还有一小

勺泡莱—手指一点儿都不沽湿
。

‘

她并不聪明
。

事实上‘ 正与此相反
。

不过我相

信在我的诱导下
,

她会变得聪明的
。

不管怎么说也

值得试一试
,

使一个漂亮而头脑呆傻的姑娘变得聪

明伶俐毕竟要比使一个长得丑的聪明姑娘变得 漂亮

容易些
。 厂

“

贝梯
, ”

我问
, “

你爱波丽吗
”

“

我看她不错
, ”

他 回答说
, “

但我不知道该

不该把这称作爱情
。

你间这干什么
”

“

你和她的关系有役有以任何方式定下来 我

是说你是不是就和她一个人来往
,

还是怎么的
”

“

不是
。

我们常见面
, 一但谁都有别的朋友

,

怎

么了
”

“

有没有什么别的人她特别喜欢呢
”

“

据我了解没有
。

千吗护
,

一 「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
。

也就矗说 你不在场
,

引﹁

场地就是空的罗
,

是这么回事吗下
”

‘

“

我想是这样的
。

你 葫 芦 里 到底 乘的什 么
药

”

“

没什么
,

没什么
, ”

我坦然地说
,

随手把衣

箱从壁橱里拿了出来
。

二
‘

“

回家过周末了
。 ”

我 把 几 样 东 西塞进箱子

里
。

“

你上哪儿去
”

贝梯问
。

“

喂
, ”

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说
, “

你回家能不

能找你老头子要点钱
,

借给我买件院熊皮大衣啊
”

“

岂止这 个
, ”

我神秘地眨了眨眼
,

关上箱子

就走了
。

星期一上午
,

我返回学校就对贝梯说
, “

瞧
”

我猛力打开箱子盖
,

里面是我父亲一九二五年坐在

司顿兹熊牌汽车里穿的肥大而毛茸茸的发了霉的玩

意儿
。

,’

好极啦里
”

贝梯深表敬意地说 他把双手播
·

进那件院熊皮大衣里
,

把 脸 也 埋 了进去
。 “

太好

啦
”

他足足重复了十几
,

二十次
。

“

你喜欢吗
”

我间道
。

当然喜欢哄
,

他高声喊道
,

二边绝那油碱
不堪的毛皮紧紧抓在手里

。

接着他眼光变得机替起
来‘

“

你要我给你什么 ,
‘ ’

’

“

你的女朋友
, ”

我直言不讳
。

“

波丽
”

他怔了一下
,

低 语 着
, “

你 要 波

丽
”

“

对
。 ”

他猛地摔开皮大衣
。 “

绝对不行
,

” 、

他坚定地

说
。

我耸了耸肩
“

好 吧
,

如果你不想赶时髦
,

那

是你的事儿
。 ”

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

假装看书
,

两眼偷

偷斜视着贝梯
。

他心乱如麻
。

开始他象流浪儿盯着

面包铺橱窗那样看着皮大衣
,

一下子又扭过头去
,

坚定地紧咬牙关
。

接着又回头朝皮大衣看了一眼
,

这时脸上渴求的表情又增加了几分
, 然后他又扭过

头去
,

可是这次不那么坚定了
。

他 的脑袋扭过来
,

转

过去
,

欲望愈来愈强烈
,

决心愈来愈微弱了
。 ·

最后

他再也不把头转过去了
,

站在那里
,

两眼贪婪地盯

着皮大衣
。

“

其 实 我 也 不爱波丽呀
, ”

他嘟峨了一句
。’

“

也没常在一起
,

也没怎么样呀
”

缨
, ”
我应声说

。

一。

波丽与我何亲
”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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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波丽何故
”

’ 。

我们也就是随便玩玩一开心开心
,

就那么

回事儿
”

‘穿上大衣试试
。 ,

、

他穿上了大衣
。

皮大衣上半节鼓鼓囊囊
,

盖过

豌的两只耳朵
,

’

称节指 、封面启跟 看上丢
他活象一头死洗熊

。 “

真合身
, ”

他高兴地说
。

挤
’ ‘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
,

向他伸出手
。 “

是笔好买

卖吧 我问道
。

他咽了一 口唾沫
。 “

是一笔好买卖
。

他说着

握了握我的手
。

第二天晚上
,

我和波丽第一次约会 这次是考

察性的石 我想了解要花多大力气才能使她的头脑达

到我所要求的标准
。

我先请她去吃饭 她走出餐馆

时说
。

咚
,

这顿饭真好吃呀
。 ,

‘

接着我又带她去

看电影
。

出电影院时她说
“

晦
,

电影真棒
‘ ”

最

后我把她送回家
。

她祝我晚安
,

说
“

酶
,

玩得真

过瘾呀
。

我心情沉重地 回 到 房 间里
。

原来我大大地低

估了任务的艰巨性
。

这个女孩子知识之贫乏令人难

以置信
。

仅仅把知识传授给她是不够的
,

第一步得

教会她思考 这个任务看来是异常艰巨的
。

我当时

真想把波丽还给贝梯
。

但一想到她那身上的魅力
,

她是进房间时婀娜的姿态以及握刀叉的那种风度
,

我又决心下一番功夫
。

’ ‘

象对待所有的事情一样
,

我有步骤地开展这项

工作二我决定给她上逻辑学
。

碰巧我自己在学逻辑

学
,

对所有的间题都了如指掌
。

第二次邀 她 约 会

时
,

我对她说
’ ’

·

波丽
,

我们今天晚上去
‘

园丘
,

谈谈好吗
”

嘿
,

好极了
, ”

她回答说
。

这个女孩子有一

个优点 你很难找到象她那样欣然答应别人要求的

人了
。

“

园丘
,

是校园里的幽会处
。

我们在一棵古老

的橡树底下坐下来
。

她以期待的眼光看着我
“

我

们谈什么呢
”

’

“

逻辑
。 ”

,

,

她想了想
,

认为不错
。 “

好哇
, ”

她说
。

逻辑
,
‘

” 我清了清嗓子说
,

是 思 维 的 科

学
。

要能正确地思维
,

首先必须学会辨别常见的逻

辑谬误 我们今天晚上就来谈一谈这些逻辑上的谬

误
。 口

好极了皿 ” 她喊道
,

高兴地拍着手
。

泛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

但还是鼓起了勇气
。 “我

们首先分析一下称作为
‘

绝对判断
’

的逻辑谬误
。 ,,

讲吧
,

讲 吧
,

她催促我快讲
,
·

渴望地眨着

眼睛
。

“ ‘

绝对判断
’

是一种无条件的判断
。

比 如
、

运

动有益
,

所以人人都应运动
。 ”

“

我赞成
, ”

波丽一本正 经地说
, “

我的意思

是运动嘛就是好
,

它增强体质
,

好处多咧
。 、 ”

“

波丽
, ”

我慢声细语地说
, “

这种论点是一

种谬误
。

运动有益
,

是笼统的概括
。

举例来说
,

如

果你有心脏病
,

运动是无益的
,

不好的
。

有许多医

生是不准他们运动的
。

在概括前应附上条件
。

你一

定要说 运动一般说来是有益的
。

不然的话
,

你就

犯了绝对判断的错误
。

懂吗
”

“

不懂
, ”

她 坦 白地 回答
, “

不过这真有意

思
。

再讲 再讲下去吧
”

“

你最好别扯我的袖子
, ”

我对她说
。

等她不

扯了
,

我接着往下讲
“

现在我们谈谈 一 个 叫做

草率概括的谬误
。

你仔细听着
,

你不会讲法语
,

我不

会讲法语
,

贝梯
·

伯奇不 会 讲 法 语
,

因此我下结

论 明尼苏达大学没有人会讲法语
。 ”

“

真的吗
”

波丽惊讶地问
, “

没有一个人会

吗
”

我强忍着恼怒
。 “

波丽
,

这是一个谬误
,

这样

的概括太草率了
,

支持这个结论的例子太少了
, ”

“

还有其 它 的 谬 误 吗
”

她气吁吁地问道
,

“

这比跳舞迩好玩
。 ”

我以极大的毅力战胜了绝望对自 己的袭击
。

教

这个女孩子我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

简直一点进展也

没有
。

尽管如此
,

我并不气馁
,

打算接着讲下去
“

下一个是在此之后
。

你听着 我们不带比尔

去野餐
。

每次我们带她去
,

天总要下雨
。 ”

“

我碰见过这样的人
, ”

她高声 喊 了 起 来
,

是个女孩子
, ‘

名字叫尤拉
·

蓓葛 真是怪事
,

每

次我们带她去野餐时—
”

“

波丽
, ”

我厉声说
, “

那是一个谬误
。

天下

雨不是尤拉
·

蓓葛造成的 下雨和她没关系
。

如果

你怪尤拉
·

蓓葛
,

就犯了在此之后的错误
。 ”

她马上深表懊悔
, “

我再不那样了
。

你生气了

吗
”

我深 深地叹了一 口气
“

不
,

波丽
,

我没有生

气
。 ”

“

那么再讲讲别的谬误吧
。 ”

“

好
,

就讲矛盾前提吧
。 ”

波丽高兴眨着 眼睛
,

叽叽喳喳地说
, “

好
,

讲

吧
。 ”

我皱了皱眉头
,

但还是迎着困难上
。 一“

给你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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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飞

个考辱剪移的咧子 如果上帝能无所不为
·

他能否

造一块连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
刀

“

当然能够
, ”

她马上回答
。

“

但是假如他能无所不为
,

那么也就能搬动那

块石头嶙
, ”

我提醒她
“

哦
, ”

她思忖着
, “

嗯
,

我想上帝造不出那

样的石头
。 ”

“

但是上帝能无所不为呀
, ”

我攀醒她
。

她搔了搔她那漂亮而空虚的脑袋
, ‘

我完全给

弄糊涂了
。 ”

她坦白地承认
。

“

可不是
。

如果一个论点提出的假 设 互 相矛

盾
,

那么就不成其为论点了
。

只要存在一种不可抵

抗的力童
,

就不可能有搬不动的东西
,

明白吗
”

“

再举一些类似 的例子吧
, ”

她恳求说
。

我看了看表
“

今晚就到此为止吧 我送你回

去
。

你把所学的东西都复习一下
‘ 我们明天晚上再

上课
。 ”

我把她送到女生宿舍
。

分别时
,

她一再对我说

晚上过得简直好极了
。

我闷闷不乐 地回到房间里
。

贝梯躺在床上打着呼噜
。

那件倪熊皮大衣象一个巨

大的毛 茸茸的野兽正蜷缩在他的脚边
。

我当时想叫

醒他
,

告诉他可以把波丽要回去
。

看来我的计划注

定要失败了
,

波丽的脑袋瓜逻辑就是进不去
。

但是
,

我回头一想
,

既然已经浪费了一晚上
,

就不妨再浪费一个晚上
。

谁知道 也许她的脑袋象

一座死火山
,

但还有刀处蕴育着火种
,

而我能把它

们拨旺成火焰 不可否认
,

成功的 希望是不大的
,

但我还是决定再试一试
。

·

第二天晚上
,

我们坐在橡树底下
。

我说
“

今

天晚上讲的第一个谬论叫做乞求怜悯
。 ”

她高兴得浑身抖动起来
,

“

仔细听着
, ”

我告诉她
, “

一个人去 申请工

作
,

老板问他具备些什么条件
。

他回答说家中有老

婆和六个孩子飞 老婆是不能自理的破子
,

孩子们有

饭吃
,

没有衣服穿
,

打赤脚
。

屋子里没有床
,

地容

里一点煤也没有
,

眼看冬天就要到了
。 ”

一滴泪珠从波丽那粉红的脸颊上流了下来
。

“

啊 , 这太苦了 , 太苦了
, ”

她抽噎着
“

是的
,

是很苦
。

但这不是什么论点 这个人

没有回答老板关于他具备的条件的间题
,

而是乞求

老板的同情
,

他犯了逻辑上乞求怜悯的错课
。

你明

白吗
”

“

你带着手绢吗
”

她大声界了起来
。

我把手绢递给她
。

她擦眼泪时
,

我竭力劝她不

要哭
。

珍着我十分注意控制声调
,

继续讲
“

我们来

讲啧爆举牛
·

举个例子说吧 考试的时候应当准许

学生看书
,

外科医生做手术时有万光帮忙
,

律 师审

案借助于案情摘票
,

木工造房子有蓝图可以看
,

为

什么学生考试就不能看书呢 ’’
“

好极了
, ”

波丽兴致勃勃

门

地说
, “

这样高明的主意还历根

儿没听说过
。 ”

“

波丽
, ”

我不耐烦地说
,

“

这个说法错到极点了 学生考

试是为了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
。

医生
、

律师
、

木工不是考试
,

情

况完全不相同
,

不能把他们与学

生相比
。 ”

“

不管怎么说
,

我还认为这

是一个好主意
。 ”

“

真没治
, ”

我嘀咕了一句
。

我不怕困难
,

顶着上
, “
下一个

我们来试一试与事实 相反 的 假

设
。 ”

“

听起来还蛮有意思的嘛
。 ”

这是波丽的反应
。

“

听着 假如居里夫人没有

偶然地把一块摄相板与一块沥青

铀石矿一起 放 在 抽屉里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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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今天是不会知道擂的
。 ”

“

对
,

对 。
”

波丽频频点头应道
, ‘

你看过那

部影片么 简直捧极了 瓦尔特
·

皮奔演得太好

了
。

我是说他把我迷住了
, ”

我冷冷地说道
“

你能暂时把皮金先生忘记一

下吗公我想要指出
,

上面的说法是一种谬保
。

也许

居里夫人发现镭的时候会晚些
,

也许镭会自别人发

现。 也许还会发生许多其他情况
,

你不熊从一个事

实上不存在的假设出发引出任何 站 得住脚 的结

论
。 ”

“

他们应该让瓦 尔特
,

皮金多拍些电影
, ”

彼

丽说
。 ,我现在儿乎都见不到他了

, ”

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

我决定再试一次
, 最多

次 ,

”“

下一个谬误明做夸移获本
, ”

“

木好了
, ”

她咯咯地栗起来
,

“

两人在争吵一个问题
,

其中一 个人 站起来

说
, ‘

我 的 对手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谎言家
,

他讲的

话你 个字都不要相信
, , , , , , ’

好啦
,

波丽 ,
想想看

,

好好用心想 想
,

哪儿错啦 ”
,

我凝神注视着她的表情
。

只见从她紧皱着的灰

白色眉头下面 , 突然闪现出了一道智慧的光芒 —
我所见到的第一道闪光

“

这不公平
, ”

她气愤地

说
, “

一点也不公平
,

第二个入还没开口
,

第一个
人就说他是谎言家

,

那么第二个人还有什么可说的

呢
”

“

对 了
”

我高兴得大叫起来
, “

百分之百正

确
。

是不公平呀
。

第一个人在别人喝井水之前就给

井水下毒了
。

第二个还没来得及动手
,

第一个人就

把他打伤了
· ·

⋯
‘

波丽我真为你骄傲
。 ”

“

嘿
, ”

她小声说
,

高兴得脸都红了
。

”我亲爱的
,

你瞧
,

这 些 道 理 并不那么深奥

嘛
。

你只要全神贯注就行
,

思考—反复考虑一
判断

。

好啦
,

我们把学过的东西再复习一遍
。 ”

“

开始吧
, ” 她边说边轻飘飘地一摆手

。

波丽并不完全是一个大傻瓜
,

这个发现使我精

神振奋
。

于是我不惜时间
,

耐心地把讲过的东西给

她又重温了一遍
。

我反反复复地地举例子
,

指出各

种谬课
,

滔滔不绝地往下讲
。

我仿佛是在挖一条隧

道
。

开始
,

只有劳累
、

汗水与黑暗
,

我不知道什么

时候能见到光明
,

甚至不知道 能不能见到光明
,

然

我而没有气馁
。

我坚持下去
,

不停地锤打着
,

用力

挖着
,

一点一点地刮着
。

终于
,

我的劳动得到了报

偿
。

我看见了一线亮光
,

它变得越来越强
,

最后
,

这五个令人精疲力竭的夜晚总算投有自费
, 我

把波丽培养成了一个逻辑学家
,

教会了她思索
。

我

的任务完成了
。

波丽终将使我如海以偿
,

成为我称

心的妻子
,

我许许多多公馆里十分得体的女主人
,

我出身富贵门第的儿女们中意的妈妈
,

千万不要以为我对波丽没有爱情
,

恰恰相反
,

我爱那完美的女人就象皮格马利翁①热恋自己所雕

的完美的少女像一样
。

我决定下次约会时向她倾吐

心中的舜情 , 把我们之间的关系从学术活动变成浪

漫关系的时候已经到来
,

“

波丽
, ”

第二天晚上
,

我们在橡树底下一坐

下来
,

我便开 口 了
, “

今天晚上我们不讨论那些谬误

了
。 ”

“

噢
,

什么
”

她失望了
。

“

我亲爱的
, ”

我对她一笑
, “

我们俩已一起

度过了五个夜晚
,

相处得非常好
。

我们是天生的一

对
。 ”

“

草率概括
, ”

她欢快地说
。

“

什么
”

“

草率概括
, ”

她又重复 了一遍
, “

才五次约

会怎么就能说我们是天生的一对呢
”

我咯咯笑了起来
,

这宝贝儿功课可学得真好‘

“

我亲爱 的
, ”

我宽容地拍着她的手说
, “

五次约

会够多的了
·

不管怎么说
,

为了知道饼的好坏不见

得要把饼全部吃完嘛
。 ”

“

错误类比
, ”

波丽毫不迟疑地说
, “

我可不

是一个饼
。

我是一个少女
。 ”

我又咯咯笑起来
。

但这次笑声里的快乐成分多

少少了一点
。

这姑娘的功课也许学得太好了
。

我决

定改变战术
。

很明显
,

最好的办法就是简单有力和
·

真截了当地向她求爱
。

我停了一会儿
。 ’

在这短短的

时间丙
,

我那非凡的大脑挑选着适当的词语
“
波丽

,

我爱你
。

对我来说
,

你是整个世界
,

晕明月
,

是星星
,

是天上灿烂的群星
。

求求你
,

我

亲爱的
,

答应和我好吧
。

你要是不答应
,

我的生命

便会毫无意义
,

我将姜靡不振
,

粒米不进
,

在地球

上徘徊游荡
,

成为一个死气沉沉的双眼深凹的大傻

蛋
。 ”

说到这里
,

我交臂叠手
,

心想这样该行了吧
。

“

乞求怜悯
, ”

波丽回答
。

我咬紧牙关
。

我不是皮格马利翁 我成了弗兰

阳光射进来了
,

周围一片光明

①希腊神话 中的塞浦路斯 国王
,

普雕刻 据说必热恋

自己所雕的少女像 —加拉芬
。

他的真攀感情感动了爱神

阿佛洛狄戒
,

就肠 给雕 像以生命
,

使两人结为夫妻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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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踉踉跄跄后退了几步
,

真是无地自容
。

他答
应了

,

和我拍板成交了
,

和我握手字
,

他说话不算

川州

肯斯坦因仍
、
了

,

魔怪卡住了我的咽喉
,

我使出浑身

解数
,

击退了那向我心头涌来的恐惧浪潮
。

我得想

尽一切办法保持冷静
。

“

不错
,

波丽
, ”

我强迫自己笑了一笑
, “

这

些逻辑上
、

的谬误
,

你已经掌握到手了
。 ,

“

你说得非常正确
, ”

波丽神气地点了点头
·

“

都是谁教你的
”

“

你教的
。 ”

·

“

对了
。

这么说你得感谢我罗
,

我亲爱的
,

如

果没有我
,

你哪能学到这些逻辑谬误论呢
”

“

错误的假设
, ”

她脱 口而出
。

’

我摔了摔眉毛上的汗水
。

皱丽
, ”

我声音嘶

哑地说
, “

这些东西你不要从字面上去理解嘛
。

你

要知道这都是课堂上的东西
,

学校里学的东西与生

活是完全两码事
。 ”

“

绝对判断
, ”

她 边 说 边 打趣地向我翘起手

指
。

够了
,

够 了
。

我一跃而起
,

象一头惹怒了的牛

那样吼叫起来
“

你到底答应 还是不答应呀
”

·

“

不广
”

她回答说
。 ·

“

为什么
、

”

我责问她
。

竺因为今天下午我 已答应和贝梯好了
。 ”

数 我尖声叫喊道
,

用脚把大块大块的草皮踢得老

高
。 “

波丽
,

你不能跟贝梯走 他撒谎
,

他骗人
,

·

他

说话不算数
。 ”

“

毒化井水
, ”

波丽说
,

‘

“

别喊了
。

我认为大

喊大叫也是一种谬误
。 ”

“
气

我以极大毅力克制自 己把声音放低
。 叹好吧

, ’

你是逻辑学家了
,

让我们从逻辑的角度来看一下这

个间题
。

你怎么能在我与贝梯之间选择他呢 看看

我吧 —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
,

一个有 高超
,

智力

的知识分子
,

一个前途无量的堂堂君子 而贝梯呢

—一个只会跳吉特
巴舞

、

脑袋瓜笨得透顶
、

吃了

上顿不知有没有下顿的穷光蛋
,

你能拿出一条迈辑

上的道理来证明你答应贝梯 二伯奇是对的吗
”

“

当然拿得出来
, ”

她宣布说
, 、一 “

贝梯有一件

院熊皮大衣
。 ”

①英国作家玛丽
·

温尔斯顿克拉 夫特
·

雪莱于一八一

八年所著小说的主人翁
,

她创造了一个怪物
,

而 自己却被

它毁灭了
。

李品伟校

材林材材林林林林林林排林林林排林排林林林林林材材林林林林林毒拿林林材林林林林林林货

一
。

,月, ,

上接 页 意
,

能知道你对我意味着什 么
,

那该有多好 很可笑
,

是吗 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

候
,

就无法预料你将来对我产生何种影响 ⋯⋯我是

说对我的感情
。 ”

他突然歪向她
,

但在最后的一霎

问又收回身子坐正了
。 “

我对你真是一片深情
,

但

你对我哪怕只有一丁点儿情意
,

你都无法想象出这

对我将 意 味 着 什么
。 ”

以这种方式表示亲近
,

对于格劳瑞来 说还是第

一次碰乳 这使她感到困惑
。

假如休斯
·

埃文斯不

是说这些傻话
,

而是想亲吻她
,

她也许会允许他
,

哪伯就在公园里
。

她能够对付这样的事
。

但是
,

休

斯
·

埃文斯先生所做的一切使她觉得对方太傻气

她突然站起身来
,

说
‘

“

我想我们该走了
。 ”

‘

“

啊
,

别
,

请你别生气
。 ”

’

“

我没生气
,

真的
。 ”

他也站起来
,

立在她面前说
“
只要你不是那

么讨厌我
,

叫我干啥都行 我真伤心
。 ”

“

还是别说这些傻话吧
。 ”

休斯
·

埃文斯企图吻她
,

但已经为时过晚
。

他

动情地说
“

啊
,

我心爱的 ⋯⋯
”

格劳瑞避开了他
,

毫不犹豫地说
“

我不是你

心爱的
。 ,

一路上他俩谁也没说话
,

一直默默地走到皮尤

家
。

格劳瑞想
,

那番傻话出自那顶雨帽的主人 之 口

并不奇怪
。

他仍然戴着那顶雨帽
。

当休斯
·

埃文斯的弟弟迎上来的时候
,

格劳瑞

和他的目光相接
,

半天没有挪开
。

正 是因为他‘‘

在办公室她曾见 过 一 两 次 —她才接受了休斯
·

埃文斯先生的邀请
。

原先她只是打算在同休斯
·

埃

文斯谈话的时候远远地看一看他
,

而现在
,

有了刚

才的一番经历
,

她便毫不犹豫地离开 了休斯
·

埃文
斯先生

,
‘

让他自己去把他的油炸马铃薯片打开襄进

碗里
。

这时
,

这个弟弟 说起来有意思
,

他 也叫休

斯
·

埃文斯先生 带她穿过房间下 让她坐在一张沙
发上

,

然后开始说起一些有趣的事情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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